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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安全勿大意
□ 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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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开始的地方
□ 区委组织部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王建华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美好
的梦想，就我个人而言，梦想
开始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礼嘉
镇蒲岸村。

蒲岸村紧靠大河，出门不
是浜就是塘，此外就是一望无
际的蒲苇丛和芦苇荡。大河的
支流穿村而过，是典型的水乡
之村。解放前，仅有村南的一
块高地可以用来耕作，所以这
里的人们普遍没有耕地，好在
水上交通比较方便，于是就沿
河建起了一座座土窑，靠做坯
烧窑谋生。

做坯烧窑是既苦又累的手
工活，这个行业历经风雨。在
上世纪 70年代，上级总把它当
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
来抓。它曾因政治风波而中断，
也因老一辈共产党员的坚毅而
留存，在几十年的探索与波折
中继承并发扬开来。当时，我
们从早干到晚，终于能吃上饭，
但这口饭吃得并不容易。后来，
我步入社会参加工作，也成了
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的梦
想也随之成长，不再局限于吃
饱饭，开始向往更加美好富足
的生活。

这些年来，蒲岸村的党员
干部坚持环保理念，坚信“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结合实
际情况进行大刀阔斧的整治与
发展。当时村里的传统手工业

如做坯烧窑生产效率低下，同
时还污染空气和水源。针对具
体问题，村里下大力气进行了
整治，大力发展机械化生产，
招商引资，拓展市场。如今的
蒲岸村，已有 205家企业入驻，
在新材料企业、医疗企业、科
技企业等各种高附加值企业的
加持下，年销售额达 20亿元，
列全镇村级工业经济前茅；村
人均年收入已超 3万元，管网
工程、自来水、天然气应有尽
有，并建了 1个中心体育公园、
3 个休闲广场，现朝着创建数
字乡村大步迈进。善良勤劳的
蒲岸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喜迎
全面小康。

树不能没有根芽，人不能
忘记本分，虽然传统产业已不
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但是
我们仍要铭记这一艰苦卓绝的
奋斗历程，老一辈共产党员栉
风沐雨、砥砺前行的精神将融
进传统文化里得以传承。村里
的党员干部坚决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组织多方

人力物力打造蒲岸大环线，修
路、造园、整治河道……融合
地域文化与生态景观，将老一
辈蒲岸人艰辛的做坯烧窑过程
汇编并画在墙上，以“窑文化”
为主题，结合农村环境整治，
融入美丽乡村建设中，教育下
一代，开创新未来。如今的蒲
岸村，“彩虹路”铺就村民幸
福路，“瓦窑里”承载文化传
承，“三草堂”构建研学基地。
整个蒲岸大环线在新时代的阳
光下熠熠生辉，好似一首民谣，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飘
进千家万户。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
安排：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第二，基本实现现代化；
第三，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在我的家乡蒲岸村，
前两个目标已基本实现，正在
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

如今，我已退休，而我的
梦想仍在成长。我坚信，蒲岸
村的未来将更加辉煌，蒲岸村
的人民将更加幸福！

《三国演义》 第 62 回说到
黄忠不服老，要和魏延比武的
故事。玄德既得涪水关，与庞
统商议进取雒城。玄德聚众将
问曰：“谁敢建头功？”老将黄
忠应声出曰：“老夫愿往。”当
玄德表示同意时，黄忠大喜，
即领本部兵马，谢了要行。忽
帐下一人出曰：“老将军年纪
高大，如何去得？小将不才愿
往。”玄德视之，乃是魏延。黄
忠曰：“我已领下将令，你如
何敢搀越？”魏延曰：“老者不
以筋骨为能……因此愿相替，
本是好意。”黄忠大怒曰：“汝
说吾老，敢与我比试武艺么？”
黄忠年迈不服老，英勇不减当
年，为刘备入川建立蜀国立下
战功，但这是小说塑造的英雄
人物，不可盲目效法。老人应
当尊重自然规律，应有步入老
年的正确心态，不恃勇斗狠，
不争强斗气。人说“老不服老，
麻烦自找”，尤其是老人安全，
切勿大意。

前两个月，我听说我们单
位一位刚退休的领导摔断了腿
骨，手术中还安了不锈钢钉子
固定。我们到他家中看望时，
看到他静卧床上，还吊着右腿。
他说：“这都怪我自己大意了。
儿子曾对我们说过，我们年纪

大了，要防止摔倒，劝我们在
浴室铺设防滑塑料毯。我们不
以为意，认为刚退休，还不服
老。最近一次洗澡，在踏出浴
缸的瞬间，竟然重重地摔倒在
坚硬的瓷砖上，造成腿骨骨折。
人老了，腿部劲力和身体的平
衡能力都不如前了，行动、做
事都要力戒急促浮躁，凡事都
要力求稳扎稳打，才能避免意
外情况的发生。”

最近，听说小区的袁师傅
上楼被台阶绊倒，前额撞墙受
了重伤。我们前去看望时，袁
师傅静卧床上，其老伴向我们
述说了当时的情况。她说，老
袁 70多岁了，腿劲已经大不如
前，老人上楼本应精神集中，
做到步稳脚实，最好还要手扶
栏杆，可他麻痹大意，倒背双
手，漫不经心地上楼。走到四
楼最后一节台阶，快到自家门
口时，因抬腿不够高，突然绊
倒，身体前倾头部猛烈地撞在
楼梯拐弯处的墙上。她听到伴
着呻吟的叫门声，才急忙开门
把全身倒地的袁师傅搀扶进家。
“当时没有直接去医院，”袁师
傅老伴说，“考虑到现在新冠
疫情期间去医院很麻烦，经过
咨询知道，老袁没有昏迷、头
疼、呕吐、恶心等症状，可以

擦涂红花油，吃些活血化瘀的
药先居家观察。到了第三天，
前额出现瘀血，眉间和两眼充
血，面部肿胀。一周后瘀血开
始慢慢消退，前额和受到挫伤
的脖子疼痛逐渐减轻，我们紧
张的心情才放松下来。因为，
据说脑部受到撞击的人，有一
周到两周的危险期。主要是担
心会出现‘迟发性脑出血’，保
守治疗若不奏效，就要做开颅
手术，弄不好会出现瘫痪等后
遗症，想起来，真有点后怕。”

袁师傅老伴的一番话，说
得我们这些去看望他的人也后
怕起来，简直上了一次生动的
老人安全课。人到了一定年纪，
身体各个器官都不可避免地出
现衰退，所以行动应以稳重缓
慢为原则，凡事应注意安全，
万不可大意。前些天看到网上
有个医生的短视频，说到老年
人防摔的九条注意事项，如老
人骑车要谨慎慢行，洗澡要注
意防滑，走楼梯要注意力集中，
看好台阶上楼，不能站在凳子
上取物，夜间起床先开灯等，
都是要认真做到的安全措施。
总之，老人应当有进入老年的
正确心态，凡事稳健，安康是
福， 要牢记一句话：“老不服
老，麻烦自找。”

懊恼桥，在齐梁故里，我的
故乡，原武进万绥乡街镇东南方
向 500 多米处的严庄巷自然村
前，是南京通上海、从万绥到常
州必须经过的一条“五马”大道
上的一座古石板桥。我小时候还
看到，桥面是由 3块大小不等的
青石铺成的。每块青石长约 4
米，中间一块大些，有将近 1米
宽，两边的小些，大约 60厘米
宽；每块桥面厚 30 厘米左右；
桥是南北走向，桥面南北倾斜，
东南面高，西北面低……

严庄巷四面环水。我小时候
进出村庄还只有几处通道：北
面、南面、西面各是一座小桥，
东面进出是一座坝，坝的下面有
个大“涵洞”，东南面就是懊恼
桥……

我小时候经常经过这座桥。
记得这座桥的两边各是一条小
河，桥东面的小河是从距离我们
严庄巷东南面一公里多的良巷里
流过来的，桥西面的小河则是从
我们村南面的小蔡家庄流过来
的，从东南面流过来的水，经过
这座桥，流到桥西，然后再往
西，流入浦河，最后流入长江，
流向黄海……

在上世纪 70年代，“农业
学大寨”运动中，格田成方、挑
高填低时，懊恼桥两边的小河道
被填没了。这样，把这座懊恼桥
也湮没了。前几年，我回老家还
专门去这个地方看看，现在桥的
上面已经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泥
土。我 80多岁的大哥还说要叫
人把桥面上和桥底下的土挖掉，
让懊恼桥再显露出来。

至于这座桥是什么时候建造
的，是谁建造的，我查过一些资
料，没有找到。可是查到了这座
桥的这个名字，和一个神秘的传
说有关。

这个传说与梁朝开国皇
帝———梁武帝萧衍有关。他原来
是南齐的官员，南齐中兴二年
(502 年 )，齐和帝被迫“禅位”
于萧衍，四月，萧衍正式在都城
（今南京）的南郊祭告天地，登

坛接受百官跪拜朝贺，建立梁
朝。萧衍在位时间达 48年，在
南朝的皇帝中列第一位。前期任
用陶弘景，在位颇有政绩，在位
晚年爆发“侯景之乱”，都城陷
落，被侯景囚禁，死于台城，享
年 86岁，葬于修陵，谥号武皇
帝，庙号高祖。

萧衍登基做皇帝后，想在故
乡 （今万绥）建造一座九龙殿，
作为他东巡和回老家祭祖的行
宫。可是，他又不放心下面的臣
子们去办，怕选址不当，破坏了
家乡的龙脉风水，影响他当皇
帝。

后来，他亲自选择了吉日良
辰，和一班臣子，从建康（今南
京）乘舟东渡，浩浩荡荡顺江而
下，来到黄山 （今孟河小黄山）
脚下，上岸登高，只见江水滚滚
东流，江边山峦起伏，山上树木
葱郁，山水风光融为一体。他看
了以后喜上眉梢，非常高兴。特
别是看见山地形状，远处的八个
小山丘，大有八龙嬉水之势，顿
时觉得临江建造“九龙殿”，真
是美中之美……可他转念一想，
不对啊，我要建造的是“九龙
殿”，不还少一龙吗？他大为扫
兴，就带领大家策马驰行，前往
他的祖地万绥而去。骑行到万绥
严庄巷村东南的一座青石桥上，
突然想起，我身为皇帝，本是龙
躯，我自己不是一条龙吗？但他
不愿在臣子面前暴露自己的愚
笨，只是连呼：“懊恼！懊恼！”
他还下马用脚在桥头连蹬了数
脚，竟然把桥西北面蹬斜了……

后来，细心的人们走到这座
桥前，发现这座桥已经是一头高
一头低，而且后人也没有谁敢改
变，因为是皇帝开口封的，也因
此就出名了。现在桥已掩埋在地
表下了，但“懊恼桥”桥名仍然
印在当地人的脑海里……

据说，梁武帝萧衍回建康
后，传旨万绥智宝寺的德公禅
师，在小黄山督造九龙寺，以示
皇帝说话是金口的威严和弥补九
龙殿的失策。

“莲”华 严刚 摄

民风民俗

万绥懊恼桥
□ 郑国强


